
炎陵城西的湘山是一块风水宝地，

省级森林公园，这里被双江深情拥抱，古

木遮天蔽日，向有“一峰兀立，二水夹流”

之美称。驻足湘山之巅,县城尽收眼底，这

里有北宋湘山古塔、明朝湘山古寺、国保

文物接龙桥战斗旧址、国家重点烈士陵

园，更有落成于 1996 年 9 月铭刻了七千

余名入炎知青岁月的“知青阁”。

岁 月 如 歌 ，流 年 似 水 。如 今 ，“ 知 青

阁”已成为全国各地下乡知青旅游炎陵，

回味青春岁月、追忆难忘历史、寻觅乡情

乡愁的重要场所。

七千知青入炎陵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

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是毛泽东主席

1968 年底所作的“最高指示”。因此，很多

人认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于 1968 年，

实际上，炎陵县早在 1963 年就开始接受

城里知青的插队落户，镌于“知青阁”中

那块碑刻上的文字即记述了此事。

1963 年 9 月，炎陵县委设立上山下乡

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当年接收来自长

沙、湘潭、醴陵的 408 名下乡知识青年，安

置在 4 个国营农林场和龙溪、十都、东风

等公社插队落户，此后，这批知青大多

“回城闹革命”。

1968 年底，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

山下乡”运动在中国大地上展开，炎陵也

再一次迎来知青下乡的高潮，“1968 年 11

月 17 日，炎陵籍首批 38 名城镇户口知识

青年在策源公社倒坑大队插队，我是其

中之一。七年知青生涯，既是一段不堪回

首的蹉跎岁月，也是一段值得回首的难

忘岁月！”曾经的知青潘建雄日后如此回

忆道。

资料显示，“到 1978 年，共有 7198 名

湘潭、长沙、醴陵等地知识青年来到了酃

县(今炎陵)这个当时只有 14 万人口的山

区小县，开始了他们‘大有作为’的难忘

生活。”

“ 想 当 年 ，我 们 多 少 伙 伴 的 青 春 都

是在炎陵的田间地头、高山深谷中度过

的，而今大多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不

得 不 感 叹 岁 月 无 情 呀 ！ 而 知 青 岁 月 是

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段经历，它对我的

人生有着深远的影响，对许多人来说无

异于是一笔精神财富。”2005 年在广东

担任大学教授的王晓先在《炎陵文史》

中撰文写道。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五十多年过去

了，这些知青当中，有的担任了党政领导

干部，有的成为大企业厂长、经理，有的

是大学和科研院所的教授、研究员，更多

的则是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无闻地工作

了一辈子。

他 们 当 中 值 得 骄 傲 的“ 良 俊 ”有 ：

1976 年 9 月下放到沔渡公社长江大队当

知青，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公社团委副

书记的胡伯俊，回城先后担任过张家界

市委书记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1971 年赴炎陵县插队，历任大队党支部、

公社党委书记的莫臻，曾任上海宝钢集

团公司党委书记助理、宣传部长……

铭刻岁月的丰碑
为纪念那段难忘的日子，1995 年底

炎陵县委县政府决定在城西的湘山修筑

“知青阁”，以鉴历史。

消息传出，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七千

多名当年奔赴炎陵上山下乡的知青激动

万分。一时间，一封封热情洋溢的信件、

一 张 张 饱 含 深 情 的 汇 票 寄 往 第 二 故 乡

……“知青阁”建设工程共收到知青捐资

17万多元，以及一批机械和物资。

建成后的“知青阁”高 19.68 米，占地

2100 平方米，为六角三层仿古楼阁。“知

青阁”楼台耸翠，飞阁流丹，倚双江，并碑

塔，瞰炎城，置身其中，环视四景，有一种

“动观流水静观山，爽借清风明借月”的

感觉。阁正门之上悬挂着醴陵籍知青卢

力先生题写的“知青阁”匾额和“有缘此

山曾添绿，留意斯水再涌泉”楹联。有资

料称，炎陵县“知青阁”是全国第一座知

青纪念建筑。

“知青阁”内一、二层楼四壁的花岗

岩石碑上雕刻着 1963 年至 1978 年在炎

陵县上山下乡的七千多名知青名单。名

单之前有中共炎陵县委、炎陵县人民政

府的“前言”：“‘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

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自一九六三

年始至一九七八年止，长沙市、湘潭市、

醴陵市、炎陵县、湘潭钢铁厂、江麓机械

厂、江南机器厂、湘潭电机厂、湘潭锰矿

等地，有七千知青上山下乡到炎陵县(酃

县)17 个乡镇场，现镌石记名于后。一九

九六年九月三十日。”

三楼悬挂着知青们当年的生活、劳

动、学习照片，真实地反映了知青们“接

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生动场景和激情

岁月。这些知青照片及人物事迹，有的曾

刊登在《湖南日报》等媒体的新闻报道

中，有的则曾入编湖南省的小学语文教

材里，令昔日的知青们观后思绪万千。

难忘第二故乡行
1996 年 9 月 29 日至 10 月 2 日，借“知

青阁”的落成，炎陵县委、县政府举办了

盛大的“96 金秋知青炎陵第二故乡行活

动”。来自深圳、广州、长潭株等地的 1800

多名知青代表，激情满怀地回到了阔别

已久的炎陵，参加祭祀炎帝陵、“知青阁”

落成典礼、重踏青春足迹等活动。

“ 当 年 无 悔 献 热 血 丹 心 ，恰 意 气 驰

骋，易褴褛山颜创青春伟业；今载有约温

乡情旧谊，值金风送爽，祭巍峨圣陵染故

土宏图”，这是知青炎陵第二故乡行庆祝

活动上的一副对联。

时任县委书记林良才在致辞中说：

“炎陵的父老乡亲，至今还难忘那与知青

抵足而眠的日日夜夜，难忘那与知青荷

锄而归的年年岁岁！在那特殊的年代里，

知青们以自己的知识和似火的青春，拨

动着山里沉睡的灵魂。”

“知青阁镌刻了曾下乡炎陵的七千

多名知青的名字。她的建成，已远远超出

了‘阁’本身的意义，它是炎陵人民与广

大知青的情谊凝聚，是特殊历史年代痕

迹的永久见证。”

1996 年 9 月 30 日上午，1800 多名知

青代表聚集鹿原陂举行公祭炎帝陵典礼

仪式。“昔为知青，扎根炎乡。神农故土，

习农学桑……青春作歌，慨当以慷；七千

英俊，一代风尚。”“殊途同聚，第二故乡；

莘莘学子，共表衷肠……尽献绵薄，造福

梓桑；同襄大计，兴邑振邦。”这篇特殊的

《祭炎帝陵文》，字字句句表达了七千多

知青对故土的眷恋、对炎陵振兴发展的

期待。随后，知青们返回炎陵湘山公园

举行仪式，由 36 名知青代表为“知青阁”

剪彩。

“ 知 青 阁 矗 淡 云 秋 ，白 鹭 飞 来 故 地

游。四面高山言旧识，一城壮景是新楼。

青春无悔曾添绿，好梦成真始纵舟。日月

如梭人渐老，常思旷野牧耕牛。”中秋时

节，退休多年的刘时雨邀约昔日知青再

次登上阁楼，极目眺望今非昔比的炎陵

县城，不禁思绪万千，“知青阁将永远铭

刻着整整一代城市青年的生命轨迹，永

远铭记着我们与农民群众的血肉情谊！”

请你留下来
张冬娇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我考上了株洲一

所大学，开始了为期三年的大学生活。

从我的家乡茶陵虎踞去株洲最方便又最

实惠的一条路线，便是去菜花坪乘坐火车。那

是一辆长沙—茶陵的绿皮客车，每天早上七

点多钟从长沙出发去茶陵，下午两点多再返

回，途经排前、菜花坪、攸县、网岭、黄土岭、新

市、醴陵等十多处车站，每个车站都要停一段

时间。因此从菜花坪到株洲大约要四个多小

时，但票价只有 7元钱，比乘汽车便宜很多。

每次去株洲，母亲总是准备好多吃的东

西——鸡蛋、薯片、豆腐乳、盐辣椒……把行

李袋装得鼓鼓囊囊的，然后背着行李送我去

火车站，怎么劝也没用。

记得那是春天的一个周末，母亲又像往

常一样准备了很多吃的，这次是一大帆布袋

米花糖，扣在肩膀上，圆圆鼓鼓地像个骆驼。

那天雨后初晴，我们穿着雨鞋经过家乡的泥

泞小路，鞋上沾了不少泥巴。在简陋的菜花

坪车站，母亲陪着我排队、买票、检票、走下水

泥台阶，目送我跨进绿皮车厢，站在台上对着

我挥手，火车缓缓驶出车站，母亲熟悉的身影

和简陋的火车站渐渐消失在一座连一座的山

丘中。

长达四个多小时的慢车，空间在不断地

变换，时间仿佛被无限地拉长，长得可以翻开

一本书，沉浸进去，不知今夕是何年。或者和

着四周乘客的说话声和“轰隆轰隆”的火车行

驶声，美美地睡上一觉。那时候火车没有空

调，可以随意打开窗户乘凉或观景，铁路沿线

也没有封闭，河流、山脉、农田、雾霭、居民的

建筑看起来都是那么美好。停车时，还可以从

窗户接行李和上下车，或买卖东西。

那时候还没有拉杆箱，站台上来来往往

的旅客都是手提或背着行囊。在我们心中，维

护站台秩序和安全的乘警是最威风的，他们

头顶鲜红的路徽，身着铁路蓝制服，干练精

神。也许是我脚上的雨鞋 、圆鼓鼓的大帆布

袋、匆匆忙忙的脚步引起了一位乘警的注意。

她拦住我：“请你留下来。”

我顿时懵了，她严肃的表情和严厉的语

气，让我莫名恐慌。因没带学生证证明身份，

她把我带进站台上一间光线暗淡的检查室。

门关上的那一刹那，狭小而又封闭的空间，如

同牢狱般的与世隔绝，让我有着末日来临般

的害怕和恐惧。查票、搜身、搜查行李袋，几乎

都是在哆嗦中完成。或许是我行李袋中的食

物和印着学校公章的两本图书，让她们确信

我只是一名学生，而不是走私犯后，她们和蔼

地向我解释并表示歉意。

从黑暗的检查室走出来，我如释重负。幸

福其实很简单，幸福就是母亲帮我准备零食

帮我背着包裹送我上学的路上，幸福就是母

亲久久伫立于站台那迟迟不忍离去的目光，

幸福就是在火车上读书观景时的淡淡然和悠

悠然。

母疼儿如长江水
孙达

母亲的右脚有老毛病，站久了就会疼，不

过只需几贴老膏药，疼痛也就消散了。但从去

年年底开始，母亲的脚一直疼得厉害，往日的

法子都失了效，我决定带母亲去邵逸夫医院

好好诊断一番。

去医院真是个耐心活，一切都得候医生

的时间，半点急不得。我和母亲来来回回赶了

多趟，终于排上了手术。出了院还需要术后治

疗，那天我挂到的号子已经是最后一个，医生

见我等得确实不易，特地批了条子，母亲的治

疗可以赶进四月，只是时间排在了深夜十一

点半前后。从萧山赶到杭州，来回一小时，这

个疗程内，我和母亲每天晚上十点出发，第二

天一点到家。碰到排队等候的日子，回家时间

还得延迟。疗程都在工作日，白天我自然还要

照常上班，日子过得确实辛苦。但我却还是觉

得庆幸，深深感激医生的安排，让我不至于耽

误了工作。而且，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我和母

亲或奔赴在宽敞少人的公路上，或静坐在寂

寥无声的医院长廊内，互相陪伴，彼此依赖，

情感也往往越发浓稠，那些平日里没有时间

或是没有机会攀谈的话题，此刻滔滔不绝，一

如黄河之水，奔涌不绝。

第一天治疗，具体时间待定，我和母亲

饭后就早早来到医院等候。这一等就等到了

十二点半。母亲进手术室，医生再三叮嘱母

亲 ：“ 注 意 力 要 集 中 ， 这 样 我 才 能 找 准 位

置 。 否 则 ， 明 晚 你 儿 子 还 得 陪 你 等 这 么

久 。” 母 亲 像 个 孩 子 似 的 ， 认 真 地 向 我 保

证：“我听医生的话，一定会专心的。”

这一刻，我竟有些恍惚，仿佛看到了母亲

牵着孩童的我，来到村里赤脚医生处打针。医

生也如是叮嘱：“屁股露出来，别乱动，乱动的

话针打歪了，你还得打第二针，你妈妈就得陪

你再来一趟。”我扬起小脸，向母亲保证：“妈

妈，我听医生的话，不会乱动。”

从手术室出来，母亲一见到我，就急着说

道：“我一点都没有分神，可专心了。我们明天

应该不用再等这么久了吧？”母亲的孩子气令

医生都笑了：“嗯，你做得很好，放心吧，明天

上午出来的结果一定很好。这样你们只要在

规定时间内到就行了，不需要在医院里等那

么久了。”

回去的路上，车辆极少，我们的小车一路

驰骋。一片一片银色的月光温柔地倾泻下来，

洒在公路上，洒在车窗上，洒在道路两旁黑黝

黝的树叶上，也洒在母亲喜悦的脸庞上。母亲

仿佛打开了话匣子：“你读初二时，阑尾炎手

术后，又感染了出血热。那时候没钱，只能在

小医院治疗，小医院的医生可没有大医院这

么厉害，他们也没发现你得了这病，还让我们

出院。我以为你好了，当晚就去上夜班。哪里

知道，你刚到家就晕了过去，你爸连夜送你去

了医院。第二天一早，我才得知了消息，没地

方坐车，只好借了一辆自行车。这一路上我骑

得那个飞快呀，路上的光景都模糊了，就只有

耳旁的风嗖嗖嗖的，比得上现在这风吹的了。

到了戴村路口，一辆摩托车突然开了出来，我

紧急避让之下，自己摔下了公路。还好，斜坡

不陡，我可慌了，就怕摔坏了自行车，没办法

去看你。好在自行车只是龙头歪了，我把正了

龙头，继续赶路。后来才发现裤子摔破了，脚

也受伤了……”

母亲还在絮叨，我已热泪盈眶。老话说得

好：母疼儿是长江水，儿孝母是扁担长。这段

时间的陪伴，我以为我能报得三春晖，却不料

和母亲的爱比起来，这一点寸草心，依然只有

扁担长啊！

悠悠岁月红薯香
王阿丽

那天，女儿买回两个烤红薯。品尝着香

甜的红薯，不由得勾起了我对红薯的记忆。

上 世 纪 六 七 十 年 代 ，老 家 种 植 的 粮 食

里，红薯是重要的一部分。每年到了红薯丰

收的季节，生产队就会组织劳动力刨红薯，

然后按家庭人口进行分配。田里的红薯堆得

像一座座小山，过磅员按名单称着红薯，因

为分到了几百公斤不等的红薯，各家各户都

像要过春节一般高兴。

父亲在外地工作，母亲是民办教师，家

里的主要劳动力是爷爷。没到下课，母亲便

直奔田里，帮着爷爷挑红薯，还未上学的我

则担负起了照看这堆红薯的任务。刨过的红

薯地，生产队便不再管理了，此时，我和小伙

伴们若在地里翻捡，往往会挖到一些遗漏的

红薯，大家像捡到宝一样高兴。天渐黑时，眼

见我家的红薯还有一些堆在田里，那些已经

将红薯全部运回了家的乡邻们便会来帮忙，

人多力量大，不一会儿就全部运完了。

那时，红薯是冬季的主打粮食，母亲怕

我们吃多了反胃，会变着法子做红薯美食，

爆红薯片、炸红薯饼、炒红薯条、煮红薯粥、

做红薯粉……其中 ，我最喜欢吃的是烤红

薯。中午做饭时，母亲在柴火灶膛里放上几

个大小适中的红薯，在柴火的“噼啪”声中将

红薯翻转起来，大约半个小时，米饭煮好了，

红薯也差不多烤熟了。我们兄妹仨围在灶膛

口，看着母亲用火钳夹出一个个红薯，贪吃

心急的我们顾不上烫手，一把将红薯抓在手

里，左手右手来回倒腾。等到不那么烫了，撕

去红薯皮，露出橙黄的红薯肉，满屋都是红

薯香。大家吃着焦黄松软的红薯，手里暖暖

的，心儿也暖暖的。

后来，我上小学了，母亲会在我的书包

里放上一个洗干净的生红薯，带到学校当零

食。每天中午，学校都会响起货郎担的铜锣

声，货郎担的主人是个十五六岁的姐姐，编

着两根长辫子。有一次，我看她吃生红薯，

怯怯地问她：“我用红薯向你换东西，行吗？”

她惊喜地拉着我的手：“好啊！你到码头边

我停的船上去换！”于是，我书包里的红薯由

一个变成了三个，小的换成了大的，书包中

的文具用品也多了起来。当然，这些是偷偷

瞒着母亲做的。不久后，母亲发现了，在她

的“逼问”下，我道出了实情，母亲说：“长期

吃生红薯对身体不好，你还是带熟红薯给她

吧！”于是，每次吃过午饭，母亲就用牛皮纸

包 上 两 个 烤 熟 的 红 薯 ，催 促 我 赶 紧 去“ 换

货”。我撒腿向码头跑去，身后远远地传来

母亲的叮嘱：“人家给你文具用品，你只能要

一个小的！”

不久后，我和货郎担姐姐成了朋友，才

知她远离家乡，一个人以船为家。于是，隔三

差五，我会带她到我家去玩，母亲也会教她

学习、识字，并煮红薯粥或是做红薯饼招待

她。货郎担姐姐捧着热乎乎的红薯粥，双眼

噙着泪，“这里面有妈妈的味道。”她说。

如今，再次回味起那悠悠岁月里香甜的

红薯，有温情缓缓划过心尖，让我感动于那

些红薯里的爱。甜甜的薯香，浓浓的乡情，则

成了让我回味一生的美好。

SHI GUANG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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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陵知青阁，七千入炎知青魂牵梦绕的地方
黄
春
平

知青莫臻与村民交流(黄春平拍摄于炎陵知青阁)

知青阁一角（黄春平 摄）

来 自 湘 潭 的

知青李小兰，1972

年成为酃县第一

个女拖拉机手

(黄春平拍摄

于炎陵知青阁)


